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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费·洛谢夫所代表的俄罗斯精神的复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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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本文介绍了洛谢夫生平及其主要创作，在线性梳理中见出其学术成就及思想发展历程，从中我们可以洞察到作为哲学家、美学家、语文学家、宗教思想家的洛谢夫体现出的俄罗斯思想及俄罗斯精神内涵。
关键词：洛谢夫；生平与创作；俄罗斯思想；俄罗斯精神
中图分类号：B151               文献标识码：A
阿列克谢·费奥多罗维奇·洛谢夫1893年9月23日生于俄罗斯南方城市新切尔卡斯克。他的父亲费奥多尔·彼得罗维奇是位典型的俄罗斯知识分子（中学数学教师）、具有天赋的音乐家（小提琴手、乐队指挥），因为对放荡不羁的无序生活的向往，他辞去了中学教师的工作，更主要的是他离家出走，抛弃了妻子娜塔利娅·阿列克谢耶夫娜以及年幼的儿子。仅有一次，已经成为16岁青年的阿列克谢·费奥多罗维奇才见到父亲一面，同时他懂得了自童年起母亲就是他的依靠。母亲是位严守规范的女性，她无私地爱着儿子，为了儿子在中学毕业后可以去莫斯科的大学读书做了她所能做的一切。

阿列克谢·费奥多罗维奇经常饶有兴致地回忆起古典中学时期的生活。这里有出色的教师讲授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但丁、歌德的《浮士德》、拜伦等人的作品。这里有著名的语文学家捷林斯基的朋友捷克人米克什，正是他唤起了洛谢夫对古代语言、希腊语、拉丁语的终生热爱。学校的都监允许洛谢夫自由地进出剧院，在那里还是中学生的洛谢夫就已经多次欣赏过来省里巡回演出、由著名演员出演的众多古典剧目（莎士比亚、席勒、易卜生2、梅特林克3、契诃夫等人的作品）。年轻的洛谢夫还经常从《环球世界》、《自然与人》、《知识学报》等杂志上做摘抄，着迷地阅读法国天文学家卡米尔·弗拉马里昂的小说，天文的星空对洛谢夫来说是第一个无尽的形象，“无尽”这一概念后来成为了他的一个重要哲学概念。中学校长弗罗洛夫敏锐地注意到年轻人对弗·索洛维约夫哲学的兴趣，亲自询问他作为奖励需要哪些书籍，并在升入中学的最高年级时向他赠送了索洛维约夫的8卷本文集。当时由卡尔波夫教授翻译的柏拉图的作品也出现在中学生洛谢夫的藏书之列。在中学学习的同时，阿列克谢·费奥多罗维奇也在私立音乐学校学习小提琴，老师斯塔吉是意大利人、佛罗伦萨音乐学院的获奖者，因命运的捉弄使他流落到俄罗斯的南方。据阿列克谢·费奥多罗维奇回忆，临近中学毕业时，他已经打算成为哲学家兼语文学家，这也是他一生的追求。1911年他考入莫斯科皇家大学（以获得金质奖章的优异成绩中学毕业），同时在历史语文系的哲学及古典语文学两个分部学习，并于1915年毕业。1914年，阿列克谢·费奥多罗维奇被派往柏林进行科学调研，他曾在那里的皇家图书馆工作，听过瓦格纳的歌剧，但是战争中断了学业，他不得不提前回国。对于阿列克谢·费奥多罗维奇的大学毕业论文《埃斯库罗斯的世界观念》，著名象征主义者维亚·伊万诺夫阅读过并且给予了好评。两人的相识是通过语文学家——​​​​古希腊罗马文化的研究者尼连杰尔引荐的，伊万诺夫成为洛谢夫喜爱的诗人和导师。需要强调的是阿列克谢·费奥多罗维奇的一篇名为《作为幸福和知识的最高综合》的大学论文，论文中调和人的精神生活、科学、宗教、哲学、艺术以及道德等众多领域的科学世界观的趋势已被证明。这为精神生活与社会生活各领域的统一奠定了基础，对理解洛谢夫的创作也是尤为重要的。

自1911年始，洛谢夫经常出席纪念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的宗教－哲学协会的活动。在此，他结识了俄罗斯白银时代众多著名哲学家（别尔嘉耶夫、特鲁别茨基、弗兰克、布尔加科夫、弗洛连斯基等）。革命之初，这一协会解散后，他又参加了别尔嘉耶夫创办的神文化自由科学院的工作，该机构于1922年被取缔，当时有200多名著名唯心主义哲学家遭遣送流亡国外。阿列克谢·费奥多罗维奇是莫斯科大学的莫斯科心理协会的忠实参加者。1921年，在主席伊利英主持的最后一次协会会议上，阿列克谢·费奥多罗维奇宣读了《柏拉图的“形象”和“理念”》的报告。在该时期，洛谢夫在“洛帕京哲学小组”里作了题为《亚里士多德关于悲剧的神话学说》的报告。在纪念索洛维约夫的宗教－哲学协会上，就柏拉图的《巴门尼德篇》、《蒂迈欧篇》等内容作过发言。1922年4月在协会后期的一次会议上，他宣读了《柏拉图的希腊多种教本体论》报告。

1926年年轻的洛谢夫接连发表了3篇文章，其中第一篇仍与古希腊文化相关，即《柏拉图的爱神（厄洛斯）》，其余两篇则是关涉音乐哲学问题的（《关于爱和大自然的音乐感》、《两种世界观念》）。《斯克里亚宾的哲学观》4一文是1919－1922年间完成的。值得注意的是，从毕业论文开始阿列克谢·费奥多罗维奇就已经从事世界观问题的研究了。1918年，谢·布尔加科夫、维亚·伊万诺夫以及阿·洛谢夫等打算一起出版俄罗斯宗教哲学问题系列丛书，洛谢夫总体创作的一些至关重要的问题都会从中体现出来。遗憾的是，该想法没能实现。在洛谢夫的概述性文章《俄罗斯哲学》中，他首次描绘了俄罗斯的思维类型及其变体形式，这或许是布尔加科夫、伊万诺夫拟定出版的成果之一。这篇文章1918年写作完成5，1919年在苏黎世以德语形式发表于《俄罗斯》文集中，该文集主要用于纪念俄罗斯的精神生活、艺术、哲学以及文学创作。值得关注的是，在《古希腊宇宙论和现代科学》一书的前言（1925年8月14日）中，阿列克谢·费奥多罗维奇谈到了因为打算1927年出版该书，自己进行了漫长的科学探索。同是在1927年出版的《名谓哲学》一书是1923年写作完成的（见1926年12月31日前言）。由此可见，在最为饥饿困难的年代里，洛谢夫不仅被遴选为下诺夫哥罗德大学的教授（1919年），讲授古典语文学，而且致力于古希腊哲学家的文本研究工作。他写道，“学术的莫斯科”更多地从事“背口袋的买卖6，而不是关于柏拉图以及关于他的新文献的研究工作”，阿列克谢·费奥多罗维奇继续写道，因为“几年来我们的莫斯科与国外的书店根本没有任何联系。”7
1921年，莫斯科大学历史语文系停办（莫斯科大学的语文系是战争年代创办的，经历了20年的发展历程）。不止一次的创办、停办的文学培训班，或是存在短暂的词语研究所为一些老教授以及拥有大学学历的年轻人提供了栖息之所。洛谢夫接受的音乐教育正好发挥了作用。自1922年起，他成为音乐学院的教授。自由派人士科甘领导的国立艺术科学研究院成为莫斯科知识分子的救星。研究院的正式成员在其中担任不同职务，领取固定工资。洛谢夫领导美学部的工作，在此，尽管“形式主义者”遭致严厉批评，因为要求的是阶级的方法，但是，至少可以在专业人士中作报告。的确，临近1929年时，国立艺术科学研究院（恰值对技术知识分子审判展开之际）被迫关闭。

在当年，有关纯粹哲学以及古希腊哲学史方面的写作并不容易，出版更是难上加难，不得不想各种办法。于是，洛谢夫的书以作者自费出版的名义面世了（最多1500份的微小发行量）。在1927－1930年短短3年时间里，阿列克谢·费奥多罗维奇出版了8本书（1993－1999年间，由“思想”出版社全部重新再版发行）。这些书是：1927年的《古希腊宇宙论与现代科学》（550页）、《作为逻辑对象的音乐》（262页）、《名谓哲学》（254页）、《艺术形式辩证法》（250页）、1928年的《普罗提诺的数的辩证法》8（194页）、1929年的《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主义的批判》（204页）、1930年的《古希腊象征主义和神话学概论》第1卷（912页）（第2卷没有出版）以及最后一本，也是致命的一本书《神话辩证法》（也是1930年出版，250页）。这些书籍的标题已经证实了阿列克谢·费奥多罗维奇的话，即将自己视为研究名谓、神话、数之问题的哲学家。

阿·费·洛谢夫的书与现代性紧密相关。他写作的不仅是关于古希腊宇宙知识，而且关涉最新、最有趣的、在20年代而且不只是那个年代也都是最危险的现代科学成就（例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洛伦兹9的著名公式、弗洛连斯基的数学理论）。在《古希腊象征主义和神话学概论》一书中，洛谢夫全面思考了现代欧洲文化语境下对古希腊文化史的不同理解类型。对柏拉图的研究首次采用了类型学方法，该方法揭示的正是多种教的柏拉图主义特点，不包含对哲学家的任何现代化和基督教化的阐释。洛谢夫以自己的书实现了与时代的关联，这种联系在20年代呈现衰退趋向，甚至最终在一系列人文学科，其中包括哲学和古典语文学，这种联系都在日渐消失。

总之，书籍得以出版。其中《名谓哲学》是1923年夏天写作完成的，1926年被迫做了删减。宗教哲学问题引发了所谓世纪之初有关上帝名谓的本质问题的赞名派的争论，这吸引着年轻的哲学家去探索一般名谓的本质问题。随着以柏拉图、普罗提诺以及基督教的新柏拉图主义（大约公元6世纪）为代表的古希腊文化的逐渐发展，名谓得以以尤为深刻的方式从本体、存在的角度被理解。说出事物，给予命名，将其从混乱的现象中分离出来，战胜混沌、流变的生活——意味着让世界变得更为理智。显然，在致弗洛连斯基的信中，洛谢夫希望与其一起探讨赞名派学说的论题并非出于偶然。书信写于1923年1月，而在该年的夏天《名谓哲学》一书已经完成了写作。在该书前言中他用伊索寓言式的语言写道：“经历过早已被遗忘的旧体制的影响，但是，这完全没有对任何人的头脑发挥作用”，没有人从这个观点出发研究名字问题（阿列克谢·费奥多罗维奇与胡塞尔10、卡西勒11结识是后来的事，就连卡西勒关于象征主义形式的书比起他的书来也出版得晚）。对名字缺乏本体论的理解，那么，世界就是聋哑无声的，它被黑暗与怪物所充斥。但是，世界不会那样，因为“名谓就是生活”。

阿·费·洛谢夫的书出奇地体现了现代性，正如当今所发现的那样，它们与其后来出版的语言问题的一些著作彼此呼应。学者以充分的理由证实，他几乎是俄罗斯哲学中第一个辩证地论证词语与名字的问题，并将其作为具有现实意义的社会交际工具，揭示出词语生动的、满怀激情的本质特征的人。至于谈到“任何名谓都意味着某物”，阿列克谢·费奥多罗维奇不仅想起亚里士多德的关于简洁的著名思想（《修辞学》），而且加以深化，特别突出社会与个人的关联层面，认清如果没有词语和名字“非社会的、沉默寡言的、非集体的……非个人的”，人就成为纯粹的动物机体。书中谈到古希腊颂辞体裁问题时，他多是赞誉之词。该书以颂扬“名字”的赞歌般段落符合逻辑地结束，该赞歌或者属于基督徒纳西盎的格利高利12，或者属于异教徒普罗克洛13，但它终究是佚名流传下来的。值得注意的是，对名字问题的研究是逻辑地、循序渐进地展开的。在给妻子的一封信中（1932年3月11日，由白海－波罗的海劳改营寄往西伯利亚劳改营），洛谢夫坦言：“在哲学研究中，我是逻辑学家和辩证法专家”。逻辑学与辩证法渗透于他的全部著作，正是因为“辩证法是现实本身的旋律，辩证法是直接的知识”，辩证法是“彻底的现实主义”，辩证法是“思想的绝对清晰、严密、协调”，它是哲学家观看生活的眼睛。

阿·费·洛谢夫不仅认为自己是逻辑学家和辩证法专家，而且是“数的哲学家”，数学是他“最喜爱”的科学（1932年3月11日信中）。早在青年时代，他就与俄罗斯伟大的数学家卢津、叶戈罗夫交往密切。他们之间不仅保持科学上的亲近关系，而且更主要的是世界观的一致。我们当然不会忘记，阿列克谢·费奥多罗维奇的妻子是位数学家和天文学家，是费先科夫院士以及莫伊谢耶夫教授的学生，是完全赞成阿列克谢·费奥多罗维奇观点的人，是其科学著作的帮手（更不要说现实生活中了）。

学者洛谢夫任何时候都没有远离古希腊文化所具有的哲学、数学、天文学以及音乐相统一的思想。在劳改营构思《星空及其奇迹》一书时，他希望该书能包蕴“深刻的数学性以及迷人的音乐性……希望音乐……我内心希望研究综合体的多变理论……数学本身就如同星空、如同音乐。”对于他来说，数学与音乐的本质是一致的。最主要的是，音乐以数与时间的对比关系为基础。没有它们，音乐就不能存在，因为它是纯粹时间的反应。而时间同样也将“持续的与非持续的”联合到一起。时间总是以数和它的体现为前提。但是，要知道“没有数就没有差别与分化，自然也就没有了理智”。这样，音乐与数、数的比率、整个数学以及它的部分理论紧密联系在一起。多年以后，阿列克谢·费奥多罗维奇出版了一本古希腊音乐美学著作（1960－1961），书中古希腊、罗马的音乐形式与其独特的思维与存在方式密切关联。

最终，1930年出版了决定洛谢夫今后命运的一本书——《神话辩证法》。毫无疑问，这本书与上述所有的著作保有内在的关联。阿·费·洛谢夫几十年致力于古希腊罗马神话学研究，在俄国科学研究中详细分析了神话的社会－历史发展理论14。实际上，神话这个概念不是关于完美的，不是完美的存在，不是一种诗意的形象，不是科学，不是教条。“神话是生活本身”（怎么能不回想起《名谓哲学》中的表述——“名字是生活”），可以“切身感觉到并加以创造，是物质的现实性和实体性”，“神话是存在本身、现实本身、具体存在本身”。这是在“富有表现力的功能”方面的“个体的自我确认”，这是“个体的形象”，“个体的面貌”，而不是它的本体。神话是语言中该个性的历史。它是奇迹，如同整个世界是奇迹和神话一样。

自古以来，偶像化就是神话的特点。既然观念可以由群众推进，那么，就会出现偶像化现象，而将观念广泛的神话化具有真正全球性影响。作为链式反映，一个神话可能引发创造出另一个神话，但是，同样它也可能使另一个神话消失、成为泡影。偶像化使整个社会按照神话创作的规律来生活，任何科学都不能使人信服、不能说服人放弃他所创造的个体的或是社会的神话。纯粹的科学要以假设为前提。而在神话中总是有一种唯一的重要观念占据统治地位。绝对地、无可争议地、真正教条式地理解的事实和存在是神话的依据。同样，这会导致极其严重地曲解一些正常认知，如涉及科学、艺术、世界观的见解、哲学、经济学、个人以及社会的感知等方面。

苏联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以及其他一些“创造性的”联合会，其观念无疑影响到如下神话的形成，即对于无产者共产党员来说艺术是异己的，因为如果没有天才的非凡现象，艺术是不可思议的，而天才——这是不平等，不平等意味着剥削。既然先进的社会因剥削而迫害牧师，那么对艺术，其中包括夏里亚宾15，应该加以驱逐，因为它们对人们的影响无异于宗教对人们的影响。通过报纸、杂志、标语口号而大力普及推广的思想，即在社会主义成就下，加强阶级斗争的思想引发了一个可怕的世界神话……
对这一尖锐的、危险的、但保有严整逻辑性的新神话创作的论证，洛谢夫又做了增补，体现出大胆又完全自由的文风、最后几部书的毫无拘束的交谈风格（我们不要忘记，这是一个年轻人写作的）、对东正教及它的唱圣歌规则的迷恋，所有这一切难以计数的丰富内容来自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丘特切夫、别雷、弗洛连斯基、吉皮乌斯、罗赞诺夫等人的影响——在读者面前展现出一个卓越而充满才华地表达出来的思想世界。但是，这一才华也使《神话辩证法》的作者付出了昂贵代价。洛谢夫在书中揭示了神话的功效，关涉科学的、哲学的以及文学的、更为主要的是社会的神话——即在“伟大的转折”时代以及“在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神话——这些观点是负责审查危险思想的书检机关所不允许的。阿列克谢·费奥多罗维奇并未畏惧禁令，他在印刷的文本中插入了被书刊检查机关删掉的内容，由此为取缔该书并拘捕书的作者留下了口实。因为一切出版事宜均由阿列克谢·费奥多罗维奇的妻子负责，所以洛谢娃也被关入监狱，接下来被判刑押往劳改营。但是，对哲学家来说，除了大声说出其内心隐秘的想法，再无其它出路。在劳改营寄给妻子的一封信中，洛谢夫说出了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在那些年里，作为一名哲学家，我本能地成长着，令自我拘囿于苏联书刊检查机关的圈定中是非常困难的（需要那样吗？）”。“不能表达、不能说出自己的想法使我深感窒息。可以用此来解释我在书检之后，在自己的文集中，特别包括在《神话辩证法》一书中擅自做了秘密增补插入。我知道这很危险，但是，对于一个哲学家兼作家来说，能够表达自我、表现有见地的个性，这一愿望胜过对危险的任何考虑”。

1930年4月18日，洛谢夫被关到卢卞卡监狱（瓦连金娜·米哈伊洛夫娜则于1930年6月5日被捕），接下来，经历的完全是典型程序——囚拘于内地监狱17个月，单独禁闭4个半月，1931年9月20日押送到布蒂尔基监狱，宣布判决结果——劳改10年（判处瓦连金娜·米哈伊洛夫娜劳改5年）。任何人都没料到会有这么严重的判决结果。但是，共产主义科学院开始将洛谢夫视为有害的唯心主义者并对其展开了“严厉批评”。在联共布第16次代表大会上，卡加诺维奇指责洛谢夫的意识观念以及政治表现，这个发言报告伴随并影响了洛谢夫的整个一生。在《真理报》和《消息报》（1931年12月12日）同时刊登了高尔基的批评文章，高尔基也加入了对洛谢夫的指责行列。学者的命运似乎被预先注定了。判决后洛谢夫被押往白海—波罗的海运河建设工地。先在凯姆，接着在斯维里距离劳改营40公里的木材流送地工作，后来（重病之后）重新被派往斯维里建设队的瓦日纳村，在这里（幸运的是）哲学家做了木材仓库的看门人。劳改营一向是这样的：潮湿结冰的帐篷、多层拥挤的板床、饥饿（那时比较宽容——有时候允许邮寄东西）、坏血病。后来，经过无数次的奔波求情，阿列克谢·费奥多罗维奇被调往设计部，需要日均12－14小时在昏暗的灯光下填写数不尽的统计卡片且兼作办公室其它工作。因为一直遭受近视的折磨，阿列克谢·费奥多罗维奇的眼睛日渐失明，但当地的医生认为，这属于正常现象。与妻子的通信是其最大的安慰，他的妻子当时位于阿尔泰地区西伯利亚的一个劳改营。时间已经到了1932年，最终在彼什科娃领导的政治红十字会的帮助下，在白海－波罗的海熊山劳改营，夫妇俩人得以团聚。1933年，鉴于身体残疾以及参加了突击队的工作，两人被提前释放恢复自由，瓦连金娜·米哈伊洛夫娜早一些，阿列克谢·费奥多罗维奇晚一些。苏联人民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出具证明，夫妇两人可以在莫斯科居住并撤销对他们的判罪。1933年，洛谢夫返回到自己的科研工作岗位，但是，政府禁止其出版哲学著作。于是，他不得不从事翻译工作。1937年，对库萨的尼古拉16著作的翻译译文发表，该人是一位红衣主教、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极为重视的文艺复兴时代的新柏拉图主义的人文主义者。但是，对塞克斯都·恩披里柯17的翻译文献只是到了1975－1976年才得以发表。他还打算出版5卷本《古希腊神话学》（文献的汇编及其系统化），由于二战的爆发，70个印张的著作至今仍没有发表。筹备出版《古希腊美学史》一书，该书第一卷1963年出版。

20年代出版的书籍对洛谢夫教授来说付出了极大代价。他被迫沉默了23年，正如常言所说，只是伏案写作却不能发表，但是，他没有停止教学工作。最先是在外省，后来在莫斯科，1942年莫斯科大学甚至让他担任了逻辑学教研室主任工作。同年，因为不敢授予其哲学博士学位，他只获得了语文学博士学位。然而，对洛谢夫的唯心主义的批判又开始了（由于以往的一些“朋友”以及警觉的思想家的阴谋），他被迫转入列宁国立莫斯科师范学院工作，任语文学教授一直到生命终了。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阿列克谢·费奥多罗维奇的著作大量集中地出版发行。

阿·费·洛谢夫的《古希腊美学史》是其一生的研究事业。1986年该书的前6卷（1963－1980）获得国家奖，阿列克谢·费奥多罗维奇去世后，该书的第7卷（两卷本）才得以出版。但是，在其离世18前夕，阿列克谢·费奥多罗维奇有幸得知了他久已期待的该卷本付梓的消息。1994年“艺术”出版社出版了该书的第8卷（也是两卷本）19。 如果将下列书籍，即1979 年出版的《希腊化－罗马美学。公元Ⅰ－Ⅱ世纪》（2002年再版），1978、1982、1988年分别出版的《文艺复兴美学》包括在内，那么美学史全集以10卷本的皇皇巨著形式面世，这在世界学术史上也是极其罕见的现象。这部美学史展示了古希腊文化上千年的发展历程。他的美学史的特点是严谨的科学研究与艺术－文学风格的表述有机结合。如果我们回想一下，洛谢夫经常将世界观与文体风格结合，这种综合的热情是他20年代晚些时候出版的一些书籍的突出特点，洛谢夫还创作了一系列小说20，那么，富有表现力及创造潜能包蕴在他的这些学术著作中是可以理解的，它们对读者产生了巨大影响。在此，学术话语与诗意话语做到了有机结合——这完全符合古希腊罗马的哲学传统。应该说，在文化史中，洛谢夫关注的永远是过渡时期、充满斗争和紧张冲突的时期以及生活在该阶段的个人的命运（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尤里安、文艺复兴时期勇敢的英雄们、瓦格纳的命中注定的人物世界、斯克里亚宾的混沌与光明）。洛谢夫的神话－历史系列的宏篇著作就是如此。

自青年时代起，洛谢夫就颇为喜爱哲学家索洛维约夫，阿·费·洛谢夫的整个创作道路最终具有象征意义地以《弗·索洛维约夫和他的时代》这样的巨著画上了句号。同时，阿·费·洛谢夫作为一名翻译家、出版者以及他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塞克斯都·恩披里柯、普罗提诺、库萨的尼古拉等诸如此类哲学家著作的阐述与注释工作也是不可忽视的。所有7种古希腊罗马艺术在洛谢夫的著作中以相互交织与相互补充的形式呈现出来，由此建构了一个整体的以及真正百科全书式的、包罗万象的科学之宇宙。在此，哲学与语言学彼此交织。古希腊的逻各斯理论揭示了语言与思维相互作用的新视角。由此展开了对语言符号以及哲学－美学术语学符号的研究工作。阿·费·洛谢夫以现代科学为根基的一些新颖独特思想是无可争议的。作者的思想正是以严整的逻辑而引人关注；他的渊博学识是取之不尽的，对研究对象综合辩证的研究是包罗万象的。这一切使洛谢夫的著作呈现出宏大的结构风貌，例如类似于古希腊罗马文化以及文艺复兴时代这种整体文化类型的出现。

科学理论与科学史，对个人的研究及翻译，数量众多的著作——所有这一切好似是在研究不同主题，实则它们内部完全关联，应该从内在一致角度去深刻地理解。同样，这也指引我们领悟学者统一的、合乎规律的、整体的创作道路。我们不可以将阿·费·洛谢夫70多年的学术道路机械地划分为完全不同的、毫不相关的早期和晚期两个阶段。一个是唯心主义的，另一个是以辩证唯物主义为依托的。我们认为，早期阶段是晚期的基础，逻辑的研究领域在当时为全面研究古希腊罗马文化，即从其社会​－历史根基到纯精神高度的研究之展开培育了土壤。

关于学者创作道路的统一性和完整性的论题我们甚至可以在他的《古希腊象征主义和神话学概论》（1930）一书中找到依据。在书中他对该问题做了重要探讨。阿·费·洛谢夫这样写道：“作为一位始终如一的辩证法理论家，对我来说，社会的具体存在不仅是逻辑的，而且是富含深意的象征的和神话的。社会存在以新的方式体现着逻辑、象征和神话，改变它们抽象的形式直到无法辨认出来……承袭19—20世纪研究者的习惯，在我这里逻辑方面占优势。它展现得更加详尽、精细、明确。类型学在我这里仅仅刚具雏形……类型学也是具体的、富含深意的生理形态学——它是整个现代哲学和一切科学的首要任务。”

阿·费·洛谢夫怀疑自己是否能真正加入这一新的研究领域。“如果情况允许”，他打算出版类型学系列丛书，已经做了一些积累，“只是等待印刷”。但实际情况并没有给予学者于短时间内出版这些著作的机会。正如他写的那样，这些著作是其“最紧张的历史－哲学思维”的结果。不仅如此，鉴于他的被捕以及1941年战争灾难，洛谢夫这方面的所有研究手稿都不幸被毁掉了。

阿·费·洛谢夫没有料到，命运几乎让他活到百岁，同时允许他实现自己的理想，即印刷出版了《古希腊美学史》。如同聪明有洞察力的读者早就理解的那样，正是从整体－类型学的意向方面来看21，这部美学史是古希腊罗马的哲学及其文化的全部真正的、历史的呈现。这样的巨作与文艺复兴时代的伟大创作有着同等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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